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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甘南峡谷到陕北高原，重走长征路，我们在革命旧址

驻足，追寻红军将士的足迹。熟悉的历史渐渐有了可触可感

的模样，一个问题也愈发清晰：这支队伍靠什么闯过绝境、走

向胜利？

站在腊子口的绝壁下，我们感受到这个问题的分量。崖

壁陡立，河水湍急。当年，小战士“云贵川”攀上绝壁，为战友

打开突破险关的通道。战史上的几行文字，读来不过片刻，

置身现场，才更能体会每一步的艰险。身后是等待突破的队

伍，眼前是必须跨越的险关。信仰的力量，就体现在为共同

理想在最艰险处挺身而出。

在吴起，红军将士抵达陕北的那一刻，让我们读懂了另

一种力量。据萧劲光回忆，看到“中国共产党万岁”的标语和

“工农民主政府”的牌子，不少同志流下热泪。为人民求解放

的理想，支撑他们走过万水千山，人民的信任与支持，又赋予

他们继续前行的力量。

1936 年 10 月，红军三大主力先后在会宁、将台堡胜利会

师。走进这两处旧址，我们更能体会那份历尽艰辛、终于相

聚的喜悦。回望征程，共同的理想始终指引前进方向，彼此

策应、相互支援凝聚起战胜艰难险阻的力量。会师的背后，

是 千 山 万 水 阻 不 断 的 团 结 ，是 为 了 共 同 目 标 不 懈 奋 斗 的

坚守。

寻访延安，思考也从长征延伸至此后的革命岁月。从扎

根陕北，到奔赴抗日前线，再到为新中国而奋斗，这支队伍始

终朝着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目标前进。回望这段历程，长

征中淬炼的信仰、凝聚的力量怎样支撑中国革命不断向前，

答案愈发清晰。

重走长征路，开篇的追问渐渐有了更清晰的答案。支撑

红军将士走出绝境的，是心中始终不灭的理想，是对人民深

沉的爱，是为了民族前途甘愿牺牲的担当。因为知道为何出

发、为谁奋斗，才有了越是艰险越向前的勇气，有了历经磨难

而愈加坚定的信念。这正是长征精神穿越岁月、依然震撼人

心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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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肃迭部，腊子河谷。

开车进入峡口，两侧崖壁如斧劈，头顶只剩

一线窄天。

腊子口，在藏语中意为“险绝的山道峡口”，

最窄处不足 8 米。湍急的腊子河在脚下翻着白

浪 ，一 座 1 米 多 宽 的 木 桥 横 在 隘 口——90 多 年

前，这正是红军从川西北走向甘南的唯一通道。

红军走出草地不久，红一军团第二师第四团团

长黄开湘（江西弋阳人）、政委杨成武接到命令——

迅速夺取腊子口，扫清前进中阻拦之敌。1935年9
月16日下午，战斗打响。敌方有两个营在桥头建有

碉堡并架起重机枪，封死木桥、严阵以待。

正面强攻难以奏效。左侧有卓尼杨土司的

骑兵，右侧有胡宗南的主力，前方有鲁大昌部队

的堵截，后方有四川刘文辉的追兵，如果不能迅

速攻下腊子口，就有被敌人四面合围的危险。

黄开湘判断，只能智取。经过缜密观察，红

军发现了敌人防线的突破口：两侧峭壁上设防薄

弱，且碉堡未设顶盖。就在众人面对百丈悬崖无

计可施之际，一名被战友称作“云贵川”的小战士

挺身而出。他凭借一根带着铁钩的长杆，如灵猿

一般向上攀爬。

敢死队尖刀排排长刘金山（江西赣县人）主

动请战，乘着暮色，和“云贵川”一起用绑腿带连

接起来作为绳子，带着战士们一个拉着一个，从

后山往上爬，意图绕到敌后进行奇袭。不料快到

山顶时，刘金山右手食指中弹，枪坠崖下。他忍

着剧痛抓住野藤继续攀登。登顶后，他挥刀劈倒

守敌，战士们随之翻上崖顶。

崖顶通路打开后，黄开湘率领两个连队，沿右

岸的峭壁迂回到侧后袭击敌人。突击队员从崖顶

如神兵天降，居高临下，将一颗颗手榴弹狠狠投向

敌阵。山下的部队接到信号后，立即发动总攻。

红四团众将士势如破竹，一举攻破腊子口。

黄 开 湘 ，因 英 勇 善 战 被 朱 德 称 为“ 斧 头 将

军”。因为方言发音混淆，许多文献曾把他记作

“王开湘”。胜利会师后，黄开湘不幸因病去世，

年仅 34 岁。直到 1985 年《杨成武回忆录》出版

后，他的真实姓氏才被确定。

刘金山参加长征后，在抗日战争中仍冲锋在

前。1955 年，中央军委拟授予他开国少将军衔，

刘金山却主动致信中央军委恳请降衔。他表示，

和牺牲的烈士比，自己能活到新中国成立已是莫

大的幸福。

在腊子口战役纪念馆，讲解员啊班介绍，当年

经过腊子口的团以上干部有 169 人，其中 41 人来

自江西。站在牺牲、受伤红军名录展板前，目光掠

过一个个姓名后的籍贯空白栏，我们无从知晓他

们来自哪片乡土，又曾在队伍中担当何种职务。

凝视这些空行，黄开湘、刘金山的英勇身姿仿佛跃

然眼前，而更令人心绪难平的是，中央红军 8.6 万

人踏上长征路，无数人倒下时甚至没能留下姓名。

天险腊子口，几多空行待归名。这些空行，

既是无声的召唤，也是历史留给后人的寻访之

路——去铭记牺牲，去填补空白，让每一缕忠魂

都能跨越时空，与故土重逢。

飞机落地延安，暮色中的群山、路旁的红

色灯光，向着宝塔山的方向一路延伸。

90 年前，一支衣衫褴褛却信念如铁的队

伍，正是从这里走向胜利；90 年后的今天，一

条高铁把长征出发地瑞金与落脚点延安紧紧

相连。踏上这片红色热土，感受的不只是黄

土高原的厚重，更是一代代共产党人接续前

行的信仰力量。

陕北的秋，辽阔、坦荡。

1935 年 10 月，中央红军到达陕北；1936
年 10 月，红军三大主力胜利会师，宣告长征

胜利结束。这场“人类历史上的伟大壮举”，

为中国革命保存了火种，也为后来的全面抗

战积蓄了力量。

1936 年 6 月，埃德加·斯诺与美国医生乔

治·海德姆（后改名马海德）从北平出发经西

安北上，来到陕北。从 7 月到 10 月，毛泽东和

斯诺进行了多次谈话。

斯诺采访了许多普通红军战士，听他们

讲述长征经历和参加红军的缘由。斯诺在笔

记中由衷赞叹：“这些千千万万青年人的经久

不衰的热情、始终如一的希望、令人惊诧的革

命乐观情绪，像一把烈焰，贯穿着这一切。”

1936 年 10 月，斯诺离开陕北，后依据实

地采访的所见所闻整理成书。1937年，《红星

照耀中国》首次出版。出版后迅速引起广泛

关注，数次加印仍供不应求。

延安，从来不只是一个地理坐标，更是一

代人的信仰灯塔与前行之路。

1935 年至 1948 年，13 年峥嵘岁月，星火

燎原。这里是中共中央的落脚点、中国革命

的圣地，更是延安精神的孕育地。

自中央红军落脚陕北、进驻延安以来，宝

塔山便成为中国革命的精神象征。彼时根据

地物资匮乏、封锁严峻，党中央带领全体军民

自力更生、艰苦奋斗，轰轰烈烈开展整风运

动、大生产运动，在贫瘠的黄土高原上站稳脚

跟、积蓄力量、开创革命新局面。无数进步青

年冲破层层封锁、奔赴陕北圣地，怀抱救国理

想投身革命洪流。

杨家岭的灯火、枣园的松柏、延安大礼堂里

“同心同德”的题字，历经沧桑，依旧激荡人心。

445处革命旧址、4.3万余件馆藏革命文物，是一

座巨大的红色基因宝库，共同见证着我们党在

延安时期探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光辉

历程。每一处旧址，都是一本读不完的红色典

籍；每一寸黄土，都浸润着先辈的热血与赤诚。

巍巍宝塔，见证峥嵘岁月；滚滚延河，激

荡时代新声。

今年 9 月 6 日 11 时 02 分，G3998 次复兴

号智能动车组列车从瑞金站驶出，一路向北

奔赴延安。列车全程运行 11 小时 35 分钟，穿

越江西、湖北、陕西三省，串联起于都、吉安、

南昌、武汉、西安等城市与红色地标。从“共

和国摇篮”瑞金到革命圣地延安，彻底告别了

无直达高铁的历史。这条线路不仅是便民出

行通道，更是一条流动的红色文化走廊。

从瑞金到延安，先辈用草鞋走出了一条通

往胜利的路，后来者沿着同一条精神坐标再出

发。山河已改，初心未改；时代在变，信念不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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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中央红军长征胜利纪念碑。

图 2：延安革命纪念馆。

图 3：腊子口战役纪念碑。

图 4：会宁会师门。

甘肃会宁，秋阳正好。

“这座会师楼原为‘西津门’城楼，始建于

明洪武六年，距今 600 余年。”红军会宁会师

旧址管理委员会讲解员化琦介绍，1936 年 10
月 2 日凌晨，红一方面军十五军团直属骑兵

团打进“西津门”，攻克会宁城，打响了“三军

大会师”的第一枪。

会师纪念塔下，三军会师的浮雕静静矗

立。1936 年 10 月 10 日黄昏，红一、四方面军

在会宁举行庆祝会师联欢大会。90 年后的

这一天，记者走进红军长征胜利纪念馆。

在“负伤留在会宁的部分红军名录”展板

前 ，6 名 江 西 籍 红 军 战 士 的 名 字 映 入 眼 帘 。

他们均在长征途中负伤滞留，此后扎根陇原、

安家立业。展柜里，几张从会宁往返江西赣

州的车票存根静静陈列，主人是 6 名红军战

士之一、赣州宁都籍老红军何德林。

1933 年，18 岁的何德林参军，编入红一

方面军第一军团。长征途中，他血战湘江，跋

涉草地，双腿长期泡水溃烂；1935 年 9 月，在

腊子口战役中又多处负伤。辗转至通渭县碧

玉乡时，伤口恶化，已无法随军前行。

次日，三人遭国民党地方民团追赶。为

不拖累战友，何德林把武器交给同行战士，催

促他们追赶大部队，自己独自留下。

饥寒交迫中，何德林爬到崖下一座油坊

土窑。油倌收留了他，悉心照料半个多月，助

他慢慢康复。此后，他做过长工、挑过货郎

担，1945年来到会宁县老君坡定居，成为黄土

高原上的一名农民。

新中国成立后，他多方打探家乡消息。

1957 年 ，与老家失联 20 余年的他终于收到

回音：母亲尚在，弟弟早已病逝，当年的妻子

已改嫁。他凑齐路费，从老君坡步行 200 余

公里到甘谷县，坐上火车，辗转三天三夜，终

于回到阔别多年的故乡，母子相抱痛哭。后

来，母亲随他迁往会宁。何德林给 3 个儿子

分别取名何芳红、何芳军、何芳兵，末字连起

来是“红军兵”，意在让子孙后代永远铭记革

命，不忘红军。2008 年 12 月，何德林在老君

坡家中去世。至此，他在陇原大地生活了 70
余年。

何德林为革命背井离乡，爬雪山、过草

地 ，4 次 负 伤 ，死 里 逃 生 。 我 们 无 法 确 切 得

知，当年因伤流落在会宁的他，是否曾在黄土

高原暗下决心：只要活下去，终有一天重返宁

都。“会”字于他，重若千钧：既是红军历经千

难万险终在会宁会师的信仰坚守，又是他流

落异乡、始终期盼与故土重逢的精神寄托。

一张张泛黄的车票，正是他用余生兑现这份

执念的见证。

当红军主力在会宁完成会师，队伍里来

自江西的子弟已为数不多——但长征路上的

每一道关隘，都铭刻着赣南儿郎的名字。红

军战士何德林跨越数十年的执着寻访，正是

伟大长征精神最朴素的注脚——走得再远，

也不忘为何出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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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月，秋意渐浓。走进宁夏固原市西吉

县将台堡红军长征会师纪念园，开阔广场上，

20多米高的会师纪念碑巍然屹立。

抬头仰望，碑身正面“中国工农红军长征

将台堡会师纪念碑”16 个大字庄严醒目，碑

顶三尊红军头像目光坚毅，凝望远方。碑身

下部，是“战略大转移”“遵义大转折”“强渡大

渡河”“过雪山草地”“路过回民区”“翻越六盘

山”“三军大会师”“胜利到延安”8幅浮雕。

90 年前的深秋，红军将士迎来了长征的

胜利。1936 年 10 月 22 日，红二方面军总指挥

部、红二军团抵达将台堡，同红一方面军一军

团第二师胜利会师。

又逢十月，追寻红军足迹的人们来到将

台堡。

沿阶而上，进入三军会师纪念馆，长征路

线图前，不少头戴红军帽的老人凝神观看，聆

听当年的故事。蜿蜒的行军路线，串起一道

道险关、一场场激战。听到动情处，一些老人

眼中泛起泪光。对红军后代而言，图上一个

个地名，都连着先辈跋涉与战斗的记忆。

“我的母亲萧月华，是当年随中央红军参

加长征的 30 名女红军之一。她从瑞金出发，

走完了二万五千里长征。”红军后代阳光说，

长征途中，母亲一边随部队行军，一边照护战

友，历经艰险。循着母亲的足迹，他已是第六

次重走长征路。“每走一次，对长征精神的理

解就更深一层。”

同样循着父辈足迹来到这里的，还有红军

后代林勇宪。“我的父亲林文兴是江西人，当年

他从遂川出发，最终也是在将台堡会师。”

先辈或生于江西，或从江西出发，如今他

们循迹而来，在一次次行走与回望中，让长征

精神变得具体。

“将台堡会师是红军长征中的最后一次

会师，标志着红军长征胜利结束。”将台堡红

军长征会师纪念园服务中心主任谢亚骥介

绍，长征途中，红军先后经历了 8 次重要会

师。从各自转战到并肩前行，一支支队伍冲

破围追堵截、跨越千山万水，最终实现三大主

力胜利会师。这是长征的胜利，也是红军团

结一致、继续前进的新起点。

90 年后，追寻先辈足迹的人们不断来到

将台堡。谢亚骥介绍，今年，纪念园迎来了许

多重走长征路的个人和团体。红军后代在这

里重温父辈的经历，更多年轻人也在这里了

解长征、感悟长征精神。纪念园依托会师旧

址和馆藏史料，打造“行走的思政课”研学品

牌，让青少年在行走与体验中，理解先辈为何

出发、凭何坚持，使长征故事及其蕴含的精神

力量走进年轻一代心中。

追寻长征胜利的
力量之源

“走进吴起，走向胜利。”进入陕西省吴起县，

走马台上镌刻的八个大字，仿佛把长征落脚地的

历史坐标推送到人们面前。

1935年 10月，中共中央带领中央红军历经艰

难险阻，终于到达陕甘革命根据地的吴起镇，与陕

北红军胜利会师。成仿吾在回忆录中记载：大家

兴奋地不约而同地说，“我们真的回到自己家了”。

但追兵还在后面。

县城西北胜利山的山顶上，有两棵枝繁叶茂

的杜梨树，毛泽东在其中一棵杜梨树下坐镇指挥

了“切尾巴”战斗。10 月 21 日，“切尾巴”战斗取

得胜利，中央红军结束了长征最后一仗，在陕北

站住了脚跟。

吴起革命纪念馆亦坐落在山坡上，一间间窑

洞静立如初。1935 年 10 月 22 日，中共中央在吴

起镇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宣告中央红军长征胜

利结束。

吴起县委宣传部副部长、吴起县延安精神研

究会会长刘治宜介绍，党中央和中央红军 1935 年

10 月 18 日至 30 日，在吴起进行了一系列的战斗、

会议、调查和休整，在中国革命史上起到了承前启

后的重要作用，从政治、思想、军事、组织、战略和

精神上开启了党中央在延安十三年的伟大历程。

纪念馆里陈列着一口“红军锅”，名为锅，实

为缸，缸体裂开几道口子，被胶泥、竹条牢牢加

固。当年，红军到达吴起镇，驻扎在倒水湾村。

给养匮乏、人多锅少，战士们向村民张宪杰借来

一口大水缸，架石生火，煮难熟的黑豆和荞麦。

火太急，缸“咔嗒”裂了，粮食撒了一地，战士

们蹲着捡起来吃，半点儿也舍不得浪费。临走

前，他们把缸洗干净，赔了两块银元——当时能

买 4 口新缸。张宪杰推辞，战士说：“这是纪律。”

后来，他请匠人把缸箍好，珍藏 30 多年，捐给了纪

念馆。

一口缸，承载着质朴厚重的军民鱼水深情，

更印证了红军“不拿群众一针一线、损坏东西要

赔”的严明铁纪。

吴起县处处可见与长征有关的印记：长征

街、长征广场等。中央红军长征胜利纪念园是其

中重要的红色地标。沿着象征二万五千里长征

的 250 级台阶拾级而上，一条红色大理石长征时

间轴自低向高延伸；尽头处，19.35 米高的中央红

军长征胜利纪念碑直插云霄。

如今，每年都有数十万青少年来到这里，重

走“长征路”、聆听“胜利课”，一件件文物，无声诉

说着信仰的力量。吴起县中央红军长征胜利纪

念园管理中心主任李树果说，今年前 9 个月，纪念

园已接待游客 43 万人次，相当于这座小城人口的

3倍。

吴起不仅是一座红色之城，也是一座绿色之

城。曾经的吴起，“山是和尚头，沟是干丘丘，三

年两头旱，十种九难收”。1998 年，吴起在全国率

先实施退耕还林还草工程。

20 多年过去，全县林草覆盖率从 19.2%提高

到 72.9%，曾经风沙肆虐的山梁沟峁已是满目葱

茏的绿水青山。

红色精神在这里扎根，绿色希望在这里生

长。新时代的长征路，仍在脚下延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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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家集夜话”旧址。

中国工农红军第一、

二、四方面军会师纪念塔。

界石铺纪念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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